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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吴老师出院
了！”

接完高中同学谢宏的
电 话 ，我 心 里 有 点 不 安
了。吴老师是我高中时的
班主任，听说他生病住院
后，我就一直想去看他，可
一天拖一天，直到吴老师
出院了我还没去呢！打听
到吴老师新家的地址后，
我决定晚上前去看望他。

买点什么去好呢？在
去吴老师家的路上，我琢
磨着，精品礼盒一盒就要
几百元，相当于女儿一个
月的奶粉钱呢！还是买些
水果吧，礼轻情义重嘛！

在吴老师家附近，我
下了公共汽车，找了一个
水果摊，挑了两个大柚子
和十几个苹果，叫老板用
两个大红袋子装上，两手
各提上一个大袋子向吴老
师家走去。

这份礼物，要重量有
重量，要块头有块头，可谓
是礼重情义重。到吴老师
家所在的楼盘，我已是大
汗淋漓。吴老师家住 5 幢
402单元，好不容易将礼物
提上4楼，当我正对着防盗
门看这是 401 还是 402 时，
防盗门突然开了。

“这不是办公室的小
杨吗？”开门的竟是我们局
长的夫人，“来，快进来，快
进来！”

没想到住在吴老师家
对门的是局长！我红着脸
走进了局长家，将两个袋
子放在门边的角落。

局长穿着睡衣正在客
厅看电视。他向我招了招
手，亲切地说：“来，小杨，
过来喝茶！”我忐忑不安地
走了过去，坐在局长边上。

在局里工作这么多
年，我从没给局长送过东
西。办公室主任就曾因此
骂我是书呆子！

局长意味深长地看了
我一眼，说：“你可能也听
说了局里将调整中层干部
的事。你工作不错，近来
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会考
虑你的。”

我忙说：“谢谢领导，
谢谢领导！”

当我正和局长闲聊的
时候，突然，我听到身后传
来局长公子稚嫩的童声：

“哎，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呢，原来是一堆烂水果！”

我和局长侧过头望
去，看到局长公子把两个
大红袋子解开了，正在袋
子里翻来翻去地“寻宝”
呢！我像小孩子做了错事
一样，脸一下红了。

局长生气地呵斥道：

“小宇，你乱搞什么呢？”局
长夫人听到动静就把小公
子拉走了。

我双手不停地搓来搓
去，只觉得屁股发麻，如针
扎般难受。

一阵沉默后，我起身
向局长告辞。

局长说：“来就来，还
带 什 么 东 西 ，影 响 多 不
好！东西你带回去，我叫
你嫂子送送你。”

局长夫人将我送到门
外，把两份重礼塞在我手
里，说：“你赶快接着，我拎
不动啦！”我正要客气，局
长夫人忙说：“小杨，慢走，
有空再来啊！”

等局长夫人关上门，
我一转头，看到吴老师夫
妇正从楼梯上来，刚才的
情景全被吴老师看到了！

吴老师笑呵呵地跟我
打招呼：“哟，小杨，找领导
呀？”我呆站着不知如何回
答吴老师，半天才冒出一
句：“吴老师，你这是从哪
回来？”

吴师母说：“屋里太
闷，我扶你老师到院里走
了走。”

“相请不如偶遇呀，小
杨，顺便到老师家喝杯茶

吧。”吴老师热情地邀请
我。进屋后，吴老师说：

“让我看看你给领导送的
是啥礼，竟然不收！”说着
就伸手打开袋子看。“我说
你呀，小杨，这都什么年代
了，还送水果，别说领导
了，就是我这样的退休教
师也不一定看得上。你
呀，也太书呆子气了！”

我满脸羞愧，不知说
什么好。坐下来后，我询
问完吴老师的病情及恢复
情况，满怀歉意地说：“老
师，我早就想去医院看你
了 ，可 是 这 段 时 间 太 忙
了。”吴老师笑眯眯地看着
我说：“呵呵，今天要不是
你来看领导，还不知道我
住哪儿吧？”

临走，我要将两袋水
果留下，可吴老师夫妇说
什么也不收。吴师母说：

“这是你专门送给领导的
礼，我们哪能收呢！”我转
念一想，领导不要的东西，
吴老师怎会收呢！我只好
将两大袋重礼费力地提回
家。

一周后，我下狠心买
了两个精品礼盒再一次去
看望吴老师。一进屋，吴
老师就笑呵呵地问：“哟，
小杨，这次你又买什么便
宜货给你局长呀，又不收
啊？！”

摘自《喜剧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
沙皇俄国舰队司令亚历山
大·高尔察克纠集沙俄军
队的残部，组织反革命武
装，在英国的援助下，在鄂
木斯克成立了独立政府。
他的势力一度非常强大，
但没过多久，1919年11月，
鄂木斯克即被红军攻占。
为了保存实力，高尔察克
决定率部横穿 6000多公里
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
沿岸，在那里寻求日本的
支持，以求东山再起。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
有 50 多万人，还伴随着 75
万反对布尔什维克、留恋
沙皇的流亡者，其中主教、
僧侣及修女等占了 27 万。
此外，贵妇人和她们的孩
子共有 20 余万人。其实，
这 120 多万浩浩荡荡的逃
亡队伍中，还藏有一个惊
人的秘密——当时价值 5
亿美元的500吨金块，这是
沙皇拨给高尔察克的军
费，分装在 28 辆武装押运
车中。

鄂木斯克的冬天平均
气温为零下 22℃。125 万
大军在高尔察克的带领下
踏上了 6000公里之遥的征
途，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对
于生活在俄罗斯欧洲部分
的人来说并不稀罕，可是
谁也没想到，刚刚走了几
天，气温就从出发时的零
下 30℃陡然降到了零下
60℃。据后来的气象资料
记 载 ，距 鄂 木 斯 克 以 东
1000 多公里的托木斯克小
城——这场灾难开始的地
方，是当年地球上最冷的
城镇。一旦气温低于零下
60℃，就会发生很多奇怪
现象，比如，橡胶制品会变
得像玻璃一样脆，一碰就
碎，水银硬得像铁块，水银

温度计根本不起作用，嘴
里呼出的空气会咔咔作响
地冻成粉末往下飘落，而
且，在那种地方，跑步呼出
的气会立即变成霜堵塞呼
吸道，憋得人非常难受。
因此，如果没有可靠的防
寒装备，用不了5分钟就会
被冻死。

凛冽的寒风吼叫着，
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
上，给有史以来罕见的大
迁移人群带来了难以形容
的苦难。没过多久，无边
无际的西伯利亚的雪原
上，冻僵的人、丢弃的雪
橇、冻死的马匹，连同死尸
和四周永远也下不完的
雪，铺满了西伯利亚的道
路。

从 1919 年 11 月 13 日
到第二年 2 月，三个月时
间，一场难以置信的奇寒
引发的人类悲剧，一天也
不间断地演变成了连续
剧。装着金块的28辆武装
押运车的燃料完全用光
了，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把
金块换到马拉雪橇上。但
是，极度的寒冷使得拉雪
橇的西伯利亚良种马也一
匹接一匹地死去，这批从
沙皇俄国继承来的巨额财
宝，不得不扔在西伯利亚
的荒野上。这 500 吨金块
的下落没有人知晓，至今
仍是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行军并没有因
此而结束，人们就像移动
中的僵尸，只有一双脚还
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
雪越下越大，整个宇宙仿
佛像被雪片密封起来的巨
大包裹一般。人们缓慢
地、步履沉重地扒开雪路
前行，不知为什么，人们像
受到谁催眠似的，被引进
美妙的交响乐之中。不

过，只要屈服于这种引诱，
稍微躺下来，哪怕只站立
一会儿，他就再也不会醒
来 ，只 能 就 地 长 眠 不 醒
了。起初，指挥者声嘶力
竭地喊着“不许睡觉”！用
以激励人们。可是后来，
连他们自己也被睡神引诱
过去了。

大迁移的队伍每天都
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减员，
而忍受着严寒的残存者
们，在温度计已然无法显
示的低温里，仍冒着刺骨
寒风一步一步拖动沉重的
双腿。百年不遇的西伯利
亚严寒，变成残酷至极的
苦 难 ，残 忍 地 折 磨 着 人
们。低温实在太厉害了，
眼皮周围竟然也结成了冰
柱，冰的“丛林”在人们的
眉毛上蔓延。眼泪也结成
了冰，眼珠被魔镜一般的
冰膜蒙住了。雪像发疯似
的，越下越猛，仅仅在尼古
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
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 2月底，队伍已从原
先的 125 万人减少到 25 万
人。这些人经过千难万
苦，总算从鄂木斯克来到
了 2000公里外的贝加尔湖
畔。但是，为了最后的安
全，必须横穿贝加尔湖。
80公里宽的湖面，结了3米
厚的冰，25 万活着的精灵
们开始横穿冰面。

湖面冰层闪闪发光，
就像光溜溜的舞池的地板
一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贝
加尔湖面，冷到了极点。
温度降到零下 69℃，猛烈
的暴风雪吼叫着好像要冻
透受难者的骨髓。在这种
地方就是穿熊皮、裹海豹
皮也毫无用处，极度的寒
冷只不过使熊皮在身上起
到冰面具一样的作用。

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
冻死。完全想象不出的景
象在冻结的贝加尔湖面上
出现了：一个将军的妻子
要在冰上分娩，却没有一
个可以过去帮忙的人，人
们步伐沉重，脸上毫无表
情地从她面前走过。将军
用自己的身体挡出一道隔
墙，原本为的是不让人看
到妻子分娩的样子，可他
真的像一面墙一样一动不
动地冻僵了。将军的妻子
和就要出世的孩子一起冻
死了，不多一会儿，所有的
人都冻死了。风雪和奇寒
死死挡住了他们，一个即
将死去的人也许是个发了
疯的神父，他那咆哮的声
音，悲切地回荡在这片白
色墓地的上空：“上帝，求
求您，让人们放弃所有的
努 力 ，不 要 再 继 续 下 去
了！”

片刻，呐喊声也停止
了，暴风雪平息下来，死一
般的寂静笼罩了四周。

一 切 都 过 去 了 。 悲
伤、痛苦、叹息、低语、憎
恨、愤慨，一切都同25万灵
魂一起消失了。

贝加尔湖上的 25万具
尸体在第二年夏天湖面解
冻以前，一直那样躺在那
里，当然，其中也包括生命
凝固在临产那一刻的将军
夫人和她那将要降生的孩
子。

坚冰解冻的时候，这
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
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
沉入了深深的湖底。

他们的死，是迄今为
止有据可查的最恐怖也是
由天灾、人祸共同造成的
人数最多的惨烈悲剧。

摘自《知识窗》

一 件 陶 就 是 一 个 生
命。当你在窑前等待你亲
手制的陶出炉时，就像在等
待 一 个 属 于 你 的 婴 儿 出
世。它是崭新的。

是梵小高对我讲了上
面的话。他是我心中的忍
者、超人。天底下只有我一
个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是
个艺术家。我在陶吧玩泥
巴时认识了他。他在那里
以教客人做陶为工作，样子
酷得无法无天。

他做陶时总是冷着脸，
而且从来不低头，昂着他那
颗一看就高贵的头颅，用纤
细的手指和泥巴有节奏地
纠缠。他做得毫无激情，三
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只没
有特征没有个性的陶制罐
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缓缓地走向他，因为他那
件纯色的衬衫上有六枚奇
特的纽扣。纽扣是陶制的，
泥土的原色，上面刻着不同
的图案：寂寥的月亮抑或忧
伤的眸子，每一颗都有一种
辽远和空旷的美丽。当我
获知那是他自己的杰作时，
我就赖定他做朋友了。

我们是很好的玩伴。
我们一样喜欢这家不休止
地放黑人音乐、有咖啡机和
制陶的拉胚机共同旋转的
陶吧，我们一样喜欢蓝山咖
啡和绿薄荷甜酒，我们一样
喜欢黑夜和猫咪，我们一样
喜欢地铁和霓虹灯，我们一
样喜欢王家卫的电影村上
春树的小说。我们一样喜
欢泥土和陶。

可是不久之后我必须
跟 这 位 少 年 艺 术 家 告 别
了。他的骄傲和欲望不停
地蔓延，终于烧烫了他原本
平和的心。于是，十九岁却
早从纯情校园里抽身离开
的他，要去那个有地铁，有
夜的内容，有名为“巴黎春
天”的百货公司的城市寻梦
了。而我，必须留在这个不
太先进的城市继续着伟大
不朽的功课。

这是一个温度偏低的
冬日午后。陶吧。我坐在
高速飞转的拉胚机前，正视
着可爱的朋友梵小高。用
米兰·昆德拉的话，“一场为
了告别的聚会”。我想他选
择我为他饯行的原因是我
一 直 像 个 信 徒 一 样 崇 拜
他。他或者只是想在告别
这座城市时要一点煽情的
依恋。他在不停地安慰伤
心的我，他说会在“巴黎春
天”买那只昂贵的据说鼻子
是真皮的小熊给我，他说会
接我去玩……我麻木不仁
地摇头，有点矫情地说，最
后一次，再为我做一只陶
吧。我感到我的内心很荒
唐地触动了两个凹凸不平
的烙字：爱情。一瞬间我愕
然。就像一只猫在快乐地
吃着鱼，是的，我们相处得
很好，像猫享用鱼一样快
乐。但是这只乐极生悲的
猫一不小心哽到了那枚名
叫“爱情”的刺。

很严肃的问题是这枚
纯属意外的爱情之刺把这
只幼年的猫弄痛了。

我看了一下窗外，提醒
自己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
巴巴的冬季。我一遍遍强
调给自己，梵小高不过是我
身旁一颗飞逝的流星，但我
还是无法否认这颗流星剧
烈的光亮已经灼伤了我。

整个下午，我们合作完
成了一只非常个性的陶。
它纯圆，胖得发喘，只有一
个指甲大的心形瓶口。我
要求它有单薄的罐壁，因为
那样在敲击时可能会有令
人悸动的声音。我就是在
让那机器那陶转得疯狂的
时刻，悄然落了一滴泪。它
滴在罐子中，逝去无声。梵
小高拉起发愣的我，停下机
器，他无比温柔地说：傻姑
娘，陶壁再薄，烧的时候就
要爆了。

我定定地看着那只罐
子，怯怯地问：给我一枚你
的陶制扣子好吗？于是我
得到了那枚梦寐以求的刻
有 一 段 沧 桑 的 鱼 骨 的 扣
子。我擎它在掌心，这就是
弄 痛 了 那 只 小 猫 的 鱼 刺
吗？我喃喃地问自己。

扣子被我小心地嵌在
罐子上，那只罐子立刻像戴
上了高贵的勋章，站立得趾
高气扬。这是我们合作的
陶，它将拥有我们共同造就
的生命。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可以用它来凭吊过往，我
可以聆听敲击它的天籁之
音，触摸它泥土的身躯，让
这个我爱的偶像可以及时
从往事里跳出来，一如从前
地对我看眉眼。这只陶里

盛着我们的爱情，那无色透
明的芳香气体。知道我为
什么尽力将瓶口做得那么
小吗？我怕这些气体飘摇
着就逃逸出去了。

这就是所有，我可以为
我十七岁的情感所做的。

从陶做好到可以烧制，
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这
期间一个淡玫瑰色的黄昏，
梵小高离开了。我安静地
坐在窗前，在蓝山咖啡氤氲
的香气中，在幻听的火车鸣
笛声中，一遍遍默默同这个
蹩脚的少年艺术家说着再
见。

我在我们的陶宝贝烧
制的时间，安静地等在窑
旁。梵小高已安排好，这一
炉只烧我们那一只陶，让它
有一个隆重的诞生。我在
漫长的等待中想象着这个
圣洁的宝贝，它古铜色的皮
肤，它滚圆的肚子，它身上
沾染的他的气息。

然而一切在一声巨响
中终止。爆炸声——来自
孕育我们的宝贝的炉中。
这一生是我们的宝贝在这
世间唯一的一声声响。它
爆了，它碎了，它破裂了，她
夭折了。

这场单薄的爱情注定
如此脆弱。

我无法抑制地号啕大
哭。因为我们的爱情爆炸
了，支离破碎了。我奔向炉
边，在那堆残骸中寻找，摸
索。

那枚扣子。
残缺。
我再次凝望上面短短、

断裂的鱼骨。我惊讶地发
现，它竟像极了一道心口的
伤疤。

摘自《疯狂阅读》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
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
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
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
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
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
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
模的拜神活动。然而，最新
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
传奇故事：拙劣的造船工艺
和船体设计才是导致蒙古
舰 队 葬 身 鱼 腹 的 主 要 原
因。

公元 1274 年，忽必烈
第一次远征日本。日本人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

“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
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
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
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
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
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
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
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
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
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幸免
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
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
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
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
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
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
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
法相救。怕日军乘机来袭，
元军下令冒雨撤军回国。
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 1.35
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

“文水之役”。
第 二 天 即 10 月 22 日

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

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
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
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
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
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 年)，
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
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
军 10 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
征日本”。高丽国王为元
朝“提供了 1 万军队，1500
名水手，900 只船和大批粮
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
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
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
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
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
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
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
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
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
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
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
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
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
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
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
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
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
古东路军损失 1/3，江南军
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
士 兵 被 日 本 人 屠 杀 或 溺
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
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
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
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

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
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
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
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
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
佐木新近对 1981 年从高岛
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 700
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
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
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
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
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
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
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
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
十一年(1274 年)正月，忽必
烈命令高丽王造舰 900 艘，
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
石者 300 艘、轻疾舟 (快速
舰)300 艘 、汲 水 小 船 300
艘。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
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
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
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
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
仍 在 南 宋 军 队 的 控 制 之
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
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
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
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
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
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
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
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
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
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

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
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 年)，
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
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
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
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
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
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
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
舱数一般为 8 或 13 个。它
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
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
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
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
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
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
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
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
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
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 V 字
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
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
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
将 会 出 现 何 种 混 乱 的 情
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
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 3
米，大多数碎片都在 10 厘
米到 1 米之间。他据此推
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
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
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
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
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
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
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
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
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
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
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
相。

摘自《历史不忍细看》

有一个外乡人在市场
里卖鬼。一般人听到鬼都
很害怕，根本不敢靠近。
外乡人说：“你们不用害
怕，这鬼不是普通的鬼，是
工作鬼，不会害人的。”

一个路过的人，大起
胆子问他：“你的鬼一个卖
多少钱呀？”外乡人说：“一
个要二百两黄金。”路过的
人惊讶地问道：“你这是搞
什么鬼，要这么贵？”

外乡人说：“我这鬼很
稀有的，只要主人吩咐，任
何事情他都会做。他很会
工作，一天的工作量抵得
上 100 个人的工作量。你
买回去只要很短的时间，
不但可以赚回二百两黄
金 ，还 可 以 成 为 富 翁
呀。”

路过的人感到疑惑：

“既然他这么好，为什么你
不自己使用呢？”

外乡人说：“不瞒您
说，这鬼万般好，唯一的缺
点是，只要一开始工作就
永远不会停止。因为鬼不
像人，是不需要睡觉休息
的，所以你要一天 24 小时
从早到晚把所有事吩咐
好，不可以让他有空闲时
间。只要一有空闲时间，
他就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
愿工作。我自己家里的活
儿有限，才想把他卖给更
需要的人。”

路过的人心想，自己
家里的田地广大，家里有
忙不完的事，就说：“这哪
里是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优点啊！”于是，路过的人
花了二百两黄金把鬼买回
家，成了鬼的主人。

主人叫鬼种田，没想
到一大片地只用两天时间
就种完了。主人叫鬼盖房
子，鬼只用了三天时间就
把房子盖好了。主人叫鬼
做木工装潢，半天房子就
装潢好了。整地、搬运，挑
担、推磨、炊煮、纺织，不论
做什么，鬼都会做，很快便
做好了。

短短一年，鬼主人就
成了大富翁。但是，主人
和鬼变得一样忙碌，鬼是
做不停，主人是想不停，他
劳心费神地苦思下一个指
令。每当他想到一个困难

的工作，例如在一个核桃
上刻 10 艘小船，或在象牙
球里刻9个象牙球，他都会
欢喜不已，以为鬼要很久
才会做好。但是，无论多
么困难的事，鬼总是很快
就做好了。

有一天，主人实在撑
不住了，病倒了，忘记吩咐
鬼要做什么事。于是鬼把
主人的房子拆了，将地整
平，把牛羊都杀了，一只一
只扔在田里。鬼又将主人
的财宝衣服全部弄碎，磨
成粉末。再把主人的家人
杀了，丢到锅里炊煮……

正 当 鬼 忙 得 不 可 开
交，主人从睡梦中惊醒，才
发现一切都没有了。原
来，永不停止的工作，才是
最大的缺点呀。

摘自《台湾文学选刊》

我们现在每天都讲经
济，大家很熟悉这个词了，
但是对于它是怎么翻译过
来的，恐怕很多人就不清楚
了 。“ 经 济 ”的 英 文 是
economy，源 于 希 腊 文
oikonomia，原意是家计管
理，即家庭经济管理。但是
在我国古汉语中，早就有

“经济”一词，例如，左宗棠
和曾国藩对对联时，有“藩
臣一心为国，问伊经济有何

曾。”但这里“经济”的意思
是经世济民，既不是一个
专用名词，也不是近代社
会科学领域里经济学的专
有术语。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
是在清朝末年，西方的学
说传到中国后，economy一

词才随之进入中国。当时
有人把它翻译为“富国策”
或“富国养民策”，后来又有
人根据“国计民生”而译为

“生计学”或“理财学”。后
来，孙中山在1912年讲演时
认为：经济学，本来起源于
我国。管子就是大经济学

家。但当时没有这个词，也
没有形成科学。等成为系
统学说后，富国或理财等译
名都不能言简意赅地表达
它的含义，只有“经济”二字
才 比 较 贴 切 。 从 此 ，
economy 一词译为“经济”
和“经济学”为中国学者普
遍采用。

摘自《大科技》

“ 取 ”是 一 种 本 事 ，
“舍”是一门哲学。没有能
力的人取不足；没有通悟的
人舍不得。舍之前总要先
取，才有得舍；取多了之后，
常得舍弃，才能再取，所以

“取”与“舍”虽是反义，却也
是一物的两面。

人初生时，只知取。除
了取得生命，更要取得食

物，以求成长；取知识，以求
内涵。

既然长大，则要有取有
舍，或取熊掌而舍鱼，或取
利禄而舍悠闲。

至于老来，则愈要懂得
舍，仿佛登山履危、行舟遇

险时，先得将不必要的行李
抛弃；仍然嫌重时，次要的
东西便得舍弃；再有险境，
则除了自身之外，一物也留
不得。所以人到此时，绝对
是舍多于取。不知舍的人，
常不得不最先落水坠崖，把

老本也赔了进去。如此说
来，人生是愈取愈少，愈舍
愈多。

少年时取其丰；壮年时
取其实；老年时取其精。

少年时舍其不能有；壮
年时舍其不当有；老年时舍
其不必有。

摘自《社区读书》

重 礼 杨世飙

永不休息的鬼 林清玄

陶之殒 张悦然

取与舍 刘 墉

从陶做好到可以烧制，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这期间一个淡玫瑰色的黄昏，梵
小高离开了。我安静地坐在窗前，在蓝山咖啡氤氲的香气中，在幻听的火车鸣笛声
中，一遍遍默默同这个蹩脚的少年艺术家说着再见。

极限中的死亡之旅

坚冰解冻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沉入了

深深的湖底。他们的死，是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恐怖也是由天灾、人祸共同造成

的人数最多的惨烈悲剧。

豆腐渣战舰与忽必烈东征

孙中山与“经济”


